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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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突破教学设计长期存在的瓶颈，重构教学设计形态：将传统线性流程转变为

以会话为纽带的迭代式设计进程，即教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持续对话中共同完成教学设计的生成、反馈、

调整和迭代。这种基于人机会话的教学设计新范式，通过人机认知系统的深度耦合，将教学设计从静态方案

产出升级为动态智慧生长。本研究基于会话理论和认知支架理论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人机

会话模型，尝试打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黑箱，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新范式提供解释、分析

和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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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学即设计”（Laurillard, 2002）。教学设计

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教师教学理念

和实践能力的反映。然而，长期以来，教师教学设

计存在两个难点：一是知行融合，即如何有效促进

教师教学设计理念与实践能力的双向提升、知行

合一。例如，教师如何理解并掌握教学改革的新理

念、新方法，并将之落实到教学设计实践中？二是

反馈迭代，即面对教学设计工作量大、耗时长、对

教师创造力要求高的特点（Powell  & Courchesne,
2024），如何帮助教师实现教学设计过程的快速反

馈、优化迭代，从而提升教学设计的效果和效率。

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

涌现，引发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浓厚

兴趣。目前教育领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较多的

是辅助教师教学设计，如设计教学方案、开发教学

资源等。教育机构和企业的垂类模型开发和智能

体工具开发也关注如何辅助教师教学设计，将教师

从繁重的教学设计中解放出来。然而总的来看，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实践应用还是浅层次的，主要用于

资源检索或内容生成。这种工具性赋能能帮助教

师“减负”，但难以通过赋能教学设计的认知决策，

助力教师提质增效和创新，也无法有效提升教师的

教学设计能力，甚至可能带来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和

教学反思能力的退化。

这就需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设计的

深度赋能。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带来教学设计的范

式变革？新范式下，如何理解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

计的作用机制？有哪些应用路径和策略能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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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本研究从生成式人工智能

赋能教学设计的作用机制、人机会话框架、支架策

略等视角，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新

范式，期望能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提供理论框

架和实践路径。 

二、作用机制
 

（一）着力点：核心要素的视角

教学设计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教师的

核心能力。国内外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探索教学

设计模式、方法和工具，包括通用的、不同教学场

景的、不同理论指导的，等等。其中，最核心、最有

代表性的通用教学设计模式有两类：

一是 ADDIE模型。它从系统化产品开发的角

度出发，将教学设计过程分为分析（analysis）、设计

（design）、开发（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
评估（evaluation）五个阶段（Branch, 2009）。ADDIE
模型代表了一系列具有共同结构的模式，为教师提

供了教学设计基本且完整的流程，也是迪克-凯瑞

等教学设计模式的基础框架（Dick  etal.,  2009）。

ADDIE模型除明确教学设计的需求分析、学情分

析、目标设计、资源开发等要素，还强调通过评估、

反馈形成大闭环，对教学设计进行优化调整的重要

性。长期以来，ADDIE模型是指导教师开展教学

设计实践的经典模式。然而，用这种模型开展教学

设计从完成到完善的周期往往较长。

二是持续接近模型（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model, SAM）。这一模型弥补了 ADDIE模型“过

细且慢”的不足，同时也使教学设计更具活力、创

新性（Reiser & Dempsey，2018）。它强调通过小步

子推进的小闭环方式，对教学设计组件进行快速评

价反馈、及时修正、优化迭代，从而提高教学设计

的适切性和有效性，能有效应对创造性设计的需求

（Allen，2006）。因其具有快速迭代带来的高效和对

创新教学的支持，常被教育企业用于设计开发课程

产品，也是培训领域教学设计模式的基础框架。近

年来，有学者尝试将其引入学校教学设计中。但对

学校教师来讲，如果没有紧密且高效协作的设计团

队，如何实现小步调的快速迭代优化是难点。

无论是 ADDIE模型及其变式，还是 SAM模型

及其变式，都强调教学设计的核心特征要素：生成、

反馈、调整、迭代。在传统教学设计中，教师个体

或同伴合作生成教学设计方案、教学资源等，专家

听课后给予反馈（外部反馈），或者教师通过学生表

现和教师反思获得反馈（内部反馈），再依据这些反

馈调整教学设计，如此迭代优化。正如赖泽等

（Reiser & Dempey, 2018）指出的，教学设计是基于

经验不断反复、自我矫正的过程。劳里劳德

（Laurillard, 2012）认为，教育是一个需要反复迭代

的对话系统，反馈、调整、迭代的次数，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教学设计的质量。然而，传统教学设计仅靠

教师或同伴，反馈、调整和迭代费时费力、周期长、

成本高。这成为阻碍教师教学设计实践改进、能

力提升的重要瓶颈。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打破以往的教学设计瓶颈，

在生成、反馈、调整、迭代四个要素上赋能教师。 

1. 赋能生成的协同创造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支持教师生成教学设计方

案，以及教学主题、目标、活动、教学资源等（Hu et
al., 2024），支持教师建构新的教学设计理念，如通

过提供文献资料、分析指导、问题解答等，帮助教

师形成“大单元教学设计”“大概念”的认识。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是一个协同创

造的过程。例如，数学教师将教材内容输入生成式

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再根据教师要求提供完

整的学习活动设计。在此基础上，教师根据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建议拓展设计方案。这种人机对话过

程，有助于教师突破个人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局限，

减轻教学设计负担，使教学设计过程更开放和高效

（李英哲等，2024）。 

2. 赋能反馈的双向校准

通过与教师的动态交互，生成式人工智能能为

教学设计提供动态、及时、过程性、个性化的反馈。

它通过分析教学目标的适切性、活动设计的逻辑

性与可行性、资源的有效性等，帮助教师识别设计

盲区。在反馈对象上，它可以针对主题、目标等提

供反馈，也可以针对教学设计整体方案作出反馈；

在反馈方式上，它可以在教师教学设计过程中提供

过程性反馈，也可以提供总结性反馈；在反馈类型

上，它可以作为专家或同行对教学设计进行点评、

提供外部反馈，也可以作为合作伙伴给出提示或建

议，还可以模拟学生学习场景为教师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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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反馈，本质上

是人机认知的双向校准。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模

拟专家，基于课标要求对教师提供的“植物光合作

用实验方案”进行评价反馈，提出“光照强度控制

环节缺乏可视化指导”问题；教师可针对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反馈提出自己的困惑或质疑，如追问“什

么是可视化指导？如何进行指导？”生成式人工

智能收到教师反馈后，再调整其对教学设计方案的

反馈。经过如此反复的多轮对话，教师与生成式人

工智能实现双向校准，形成有效反馈。 

3. 赋能调整的策略共生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为教师教学设计的调整优

化提供多样化的策略支持，例如转换教学方法、补

充教学资源、重构评价方式等，帮助教师提出具有

情境性的调整建议。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以作为

专家或导师为教师提供调整的建议和支持，也可以

作为助手直接为教师调整教学设计。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调整”的核

心是基于人机协商的策略共生，如教师欲将数学课

从讲授式调整为探究式，并在 40分钟内达成目标。

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先提出探究式教学的调整方

案，若教师反馈实验时间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提供多种优化方案。教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

反复协商教学策略，确定最佳调整方案。 

4. 赋能迭代的持续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最大的特点和

优势是让教学设计的迭代优化变得快速敏捷。以

往教学设计主要依赖专家、学生等外部反馈，迭代

成本高、周期长。教师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会

话，可让迭代随时发生。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以模

拟专家、同行或学生等角色，实现 ADDIE模型所

强调的对教学设计整体方案的大闭环迭代；也可以

作为导师、同伴或助手，在教学设计各环节实现持

续接近模型所强调的小步调敏捷迭代。无论大闭

环迭代，还是小步调敏捷迭代，教师都能通过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会话，加速迭代速度、降低迭代成本，

实现目标的“持续接近”。

例如，教师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多轮对话，

完成探究式教学设计的快速迭代。为确保方案可

行，教师可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模拟学生上课，发现

手工测量环节可能出问题。为此，教师再与生成式

人工智能对话，设计相关学习支架。正式上课后，

教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交流上课体验和学生问题，

再次迭代设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借助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多轮会话，逐步完善教学设计，深

入理解探究式教学要点，实现“快速迭代”。 

（二）赋能方式：认知支架的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引发学者对其

角色与作用的讨论：一类是从工具角色的视角分析，

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扮演助手、伙伴、辅导教师、决

策建议者等角色（Hwang et al., 2020）。另一类强调

从“支架”的视角分析。教学设计领域常将新技术

视为支持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脚手架”（Puntambekar,
2006）。有研究认为，在深层次学习阶段设计基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支架，可以激发学生的内部

反馈（廖宏建等，2024）。也有研究提出，将人工智

能作为启发式内容支架支持教学设计和分析评价，

可以为教师教学内容设计提供灵感，减轻教师的备

课压力和焦虑（Hu et al., 2024）。从认知支架视角

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作用方式，

有助于更好地设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的策略和

活动。

关于教学支架的研究久已有之。例如，从表现

形式上，闫寒冰（2003）将支架分为范例、问题、建

议、向导、图表；从支持对象上，何克抗（2017）将支

架分为一对一支架、同伴支架、基于计算机支架；

从功能上，希尔等（Hill & Hannafin, 2001）将支架分

为概念型、程序型、策略型、元认知型支架，耶兰

德等（Yelland & Masters, 2007）将支架分为认知支

架、技术支架、情感支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教师教学设计的认知支

架，能提供示范、解释、分享、评价、批判、修正、

反馈等支持，以促进教师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实践。

概括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能为教学设计提供示范

性、解释性、策略性、反思性支架，四类支架形成

“案例参照—理论内化—策略生成—反思改进”

的认知和实践闭环。

1）作为示范性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供

案例、示范过程等，将抽象的教学理念转化为可操

作框架，通过案例、模式（如探究式教学流程）等为

教师提供可迁移的认知原型。

2）作为解释性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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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类比、原理图解或者引发认知冲突等，帮助

教师解释复杂教学理论。

3）作为策略性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教师

提供的信息和问题，提供启发性提示和建议，如依

据教师提供的基本信息（课标要求、教学内容和学

生基本情况等），提供学习活动建议。

4）作为反思性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特定

的评价标准或视角，通过回溯设计决策轨迹，评价、

质疑、批判教师的教学设计，帮助教师反思设计思

路，促进教师的元认知发展，并支持教师教学设计

的决策和改进。 

（三）赋能的本质：从人机会话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的要素进入教学系统，将

产生新的教学生态和会话关系（冯晓英等，2024；吴
砥等，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关

键是“人机协同”，而人机协同的关键是“人机会

话”。人工智能作为认知主体，能扮演多种角色与

教师展开会话，起到认知支架的作用，帮助教师跨

越教学设计的“最近发展区”，提升思维和实践能

力。因此，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本质是通过教

师与 AI的“人机会话”，支持教学设计的生成、

反馈、调整和迭代，促进教师教学设计思维和实践

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了教学设计形态：由传统

线性流程变为以会话为纽带的迭代式设计进程，教

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完成教学设计的生成、

反馈、调整和迭代。这种基于人机会话的教学设

计新范式，通过人机认知系统的深度耦合，将教学

设计从静态产出方案变为动态智慧生长。 

三、新范式：人机会话模型

传统教学理论的教学会话、教学交互理论对

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机制和原理

有 一 定 启 发 。 辛 克 莱 和 库 特 哈 德（Sinclair  &
Coulthard，1975）探讨了会话的结构，提出经典的课

堂对话结构 IRF：教师发起问题（initiation）→ 学生

回答（response）→ 教师评价（feedback），强调通过后

续追问和反馈推进对话的开放。多田孝志（2006）
将课堂会话分为“真理探究型会话”“指示传达

型会话”“应对型会话”和“共创型会话”。古

纳瓦德纳等（Gunawardena et al.，1997）提出社会知

识建构模型，将交互分为信息共享、观点冲突、意

义协商、验证修改和意义重构五个层次。劳里劳

德（Laurillard, 2002）提出会话框架，认为教学会话

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学习者概念（concept）或实践

（practice）的提升。学习者通过与教师和同伴开展

会话，作用于自身的概念或实践，最终促进自身构

建新的概念或发展新的能力。劳里劳德（Laurillard,
2012）指出，教师应拥有专属的学习会话框架。教

师通过与理论资源、同伴和学习者会话，发展自身

教学观念和实践。

教学设计的主体是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教学设计的过程是通过其担任不同角色与教师

会话，最终影响教师的设计思维或 /和教学设计

实践过程。因此，参考会话框架理论，并整合生成

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核心特征要素、支架

理论等，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人

机会话模型（conversation  model  for  AI-empowered
instructional design，CAID），用以解读人工智能赋能

教学设计的新范式（见图 1）。这一模型描述了人

工智能作为导师、同伴、学习者等，通过分享、解

释、示范等支架活动，与教师开展人机会话的循环

圈，从而赋能教学设计，最终对教师的设计思维或/
教学设计实践产生影响的过程。 

（一）两个维度

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教师的理论

知识与实践能力（朱旭东等，2024）。决定教师教学

设计水平的是教师的设计思维与教学设计实践能

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也将作用在教

师的理念或实践上，表现为影响教师的设计思维和

教学设计实践。

随着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逐渐形

成共识，即“教学是一门设计科学”（Laurillard,
2012；Winter, 2009；冯晓英等，2024），因此越来越强

调教师“设计思维”对教学设计的重要性（张义等，

2024）。设计思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解决复杂问题

的创新方法，是一套如何进行创新设计的方法论系

统（Houssaini，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

计可能在理念维度影响教师的设计思维（teacher’s
design thinking，TT），帮助教师建构立足教育未来

发展、以学生为中心、创造性开展教学设计的理论、

方法、模式与思维范式（许玮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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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教学中，教师教学设计更多地表现为一

种实践活动、实践成果和实践能力。教师教学设

计实践（Teach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Practice， TP）
是在一定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下，生成并调整教学方

案、促进教学效果优化的教学实践活动。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更多地表现在实践维度。

在会话模型中，这两个维度相互生成、调整。

例如，教师设计思维可能生成、影响教学设计实践；

教师教学设计实践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其设计思维，

使设计思维发生调整和改变。 

（二）三种角色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扮演导师（coach）、同伴

（peer）、学习者（learner）三种角色，与教师开展人机

会话，支持教学设计。

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专家引领。教师教学

设计能力的提升，既需要专家的理论指导，也要有

教研员、老教师的实践指导。因此，生成式人工智

能赋能教学设计需要适当扮演指导教师的角色。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强调同侪教学

（peer  coaching）对教师成长的重要性 （冯晓英等，

2022），特别是同伴在教师备课、磨课、研课、改课

等环节的支持作用。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设计必须恰当地扮演教师同伴的角色。

教师教学设计所获得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反

馈来自学习者。分析学习者的学情、学习表现、学

习成效等可为教师提供最真实、最有效的反馈，为

教师调整、迭代教学设计提供依据。因此，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需要模拟学习者角色，为教

师提供教学设计反馈。

为区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不同角色在设计

思维或设计实践等维度与教师的会话，会话模型采

用首字母组合标识，例如 CT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导师（coach）在理念维度即设计思维（thinking）
层面与教师会话，PP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同

伴（peer）在实践维度即教学设计实践（practice）层
面与教师会话（见图 1）。 

 

理论解析

理论学习循环圈
CT-TT

同侪学习循环圈
PT-TT

协同设计循环圈
PP-TP

设计迭代循环圈
CP-TP

教学模拟循环圈
LP-TP

AI 作为导师
Coach of Thinking

(CT)

AI 作为导师
Coach of Practice

(CP)

AI 作为同伴
Peer of Practice

(PP)

AI 作为同伴
Peer of Thinking

(PT)

教师的设计思维
Teacher’s Design Thinking

(TT)

教师的教学设计实践
Teacher’s lnstructional

Design Practice
(TP)

AI 模拟学习者/教学情境
Learer of Practice

(LP)

方法指导
启发答疑

归纳整合
批判辩论
示范启发

分享
解释
辩论
咨询

内容生成
调整生成

示例示范
预判建议
多角色研讨

直接指导
质疑批判
认知拼图

指导生成
反思调整
迭代优化

模拟学生反馈
模拟教学场景

提出需求
咨询

搜索
询问

咨询
调整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人机会话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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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会话循环圈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导师、同伴、学习者赋能

教学设计，分别作用在教师的设计思维和教学设计

实践两个维度上，与教师产生五种会话循环圈。这

五种会话循环圈，反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

设计的典型路径、策略和作用。 

1. 理论学习循环圈（CT—TT）
理论学习循环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导师

与教师的人机会话。它通过指导和支持教师学习

教学理论知识、教学法知识，赋能教师在理念维度

即设计思维维度取得发展。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教

学理论、教学方法以指导其教学设计。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以扮演“博学广识”的导师角色，通过其

庞大且动态的知识库为教师提供教学理论、资源、

教学设计模式等，更新教师教学理念，影响教师设

计思维。理论学习循环圈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

型支架策略包括：

1）理论解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帮助教师增

强对教学法知识及相关理论的理解。例如，为帮助

教师深刻理解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生成式

人工智能可以给出理论解析，并对比不同教学理论

的应用场景和活动序列。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

根据教师的认知水平调整解释的深度和方式，例如

为新手教师提供基于案例的基础概念拆解，为专家

教师提供理论对比和拓展研讨等。

2）方法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能通过推荐模

式或流程等，提供方法和操作指导。例如，针对

教师设计“项目式学习”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输出 PBL设计流程图及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帮助教师了解新的教学策略、理论应用方法。

3）启发答疑。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导师，

可通过检索不同类型的问题，帮助教师解答困惑、

发现新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李英哲等，2024）。例如，

针对“为什么学生对古诗词内容学习兴趣不高”

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联网搜索、知识库检

索等方式，阐释可能的原因，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教

学策略，如依据情境认知理论，将古诗还原到其产

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2. 同侪学习循环圈（PT—TT）
同侪学习循环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同伴

与教师的人机会话。它通过交流探讨教学设计经

验、方法等，赋能教师在理念维度即设计思维维度

取得发展。教师不仅是研究成果和现有理论的接

受 者， 还 应 成 为 新 的 教 与 学 知 识 的 推 动 者

（Laurillard，2012）。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平等

的协作伙伴，通过与教师开展持续对话、发散讨论、

头脑风暴等激活教师的设计思维，促使教师突破个

人经验的局限，实现教学理念的动态更新和教学智

慧的持续生成。同侪学习循环圈中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典型支架策略包括：

1）归纳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学

习型伙伴”，帮助教师整合零散的教学想法、碎片

化记录、手绘草图等，形成结构化、完整的教学思

考或流程图等，帮助教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教学

风格、形成教学智慧。

2）批判辩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扮演一位

或多位“批判型伙伴”，就教学设计概念或思路提

出质疑或辩论。例如，教师如果对“初中语文学科

如何设计大概念”有困惑，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扮演

批判型同伴，从不同角度对教师给出批判性意见，

教师通过与其开展辩论，不断审视观点，最终形成

自洽的新认识；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归纳整理

辩论的要点，帮助教师回顾与反思。

3）示范启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教师

的“创意伙伴”，通过示范示例分享经验和认识，

启发教师突破思维定势，生成创新教学设计。例如，

教师如果对“数学学科如何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

设计”有困惑，可以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扮演“创意

伙伴”，以“轴对称图形”为例提供跨学科主题学

习的设计示例，通过解析民间剪纸艺术的窗花几何

规律、软件编程调试和设计文创产品等，开展数学

与文化融合的项目式学习。 

3. 协同设计循环圈（PP—TP）
协同设计循环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同伴

与教师的人机会话。它通过助力教学设计产品的

生成与调整，赋能教学设计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以作为教师的同伴或助手，通过对话与教师协同

完成教学主题、目标、活动、评价等设计，共同产

出教学设计方案。协同设计循环圈中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典型支架策略包括：

1）内容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助

手型同伴”，帮助教师生成方案或开发资源。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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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内容生成和整体方案生成两种。

局部内容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针对教学设

计的关键环节、难点环节辅助教学设计局部生成，

如学习者分析、评价设计、资源开发等。针对“学

习者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分析学生学习数据，

撰写学习者分析和学习活动建议（Celik  et  al.,
2022）。针对课堂导入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生

成多种导入活动，附带预估所需时间与认知负荷供

教师选择。在资源开发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能生成

个性化和梯度作业或材料、评价框架、多语言文本

翻译等（Lo，2023），还能生成图片和音频等教学资

源，对学生学习参与产生影响（欧志刚等，2024）。
整体方案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根据教师输

入教学设计的基本信息，如学科、年级、教材、主

题、教学风格和教学理论等生成整体教学设计方

案（Choi et al., 2024）。同时，教师也可以应用教学

设计智能体，借助其提示词、知识库和插件等，生

成更优质的教学设计方案。相较于局部生成，生成

完整的教学设计方案有助于兼顾整体风格，增强各

部分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2）示例示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经

验型同伴”，通过强大的检索和内容匹配能力，基

于教师提供的基本信息，提供相关的教学设计案例

或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设计提供示范和借鉴。此

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强大的案例学习能力，能模

仿优质案例，生成类似的教学设计方案。

3）预判建议。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经验

型同伴”，预判教学设计的可能效果并提供改进建

议。例如，教师设计辩论活动时，对其能否达成教学

目标存在困惑。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结合教学目标、

学生水平和活动设计要素，分析、预判活动效果并提

出优化建议。这种预判功能尤其适用于 Deepseek等

推理类大模型。教师表达困惑后，生成式人工智能

理解教师意图后触发预判模式，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4）多角色研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多角

色同伴”，可担任不同学科、年级教师开展大单元

教学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等。例如，生成式

人工智能能模拟多学科教师分别阐释学科融合锚

点、学科核心素养等，确定跨学科教学主题和学习

任务，既可以直接生成方案，也可以展示不同角色

教师的讨论过程。通过模拟多学科视角，生成式人

工智能帮助教师整合知识，打破学科壁垒，生成综

合性教学方案。 

4. 设计迭代循环圈（CP—TP）
设计迭代循环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导师

与教师开展人机会话。它通过评价反馈促进教学

设计产品的迭代改进，赋能教学设计实践。优质教

学设计具有动态生成而非线性或单次构建的特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时刻在线”的导师，基

于一定的标准评价教学设计，指导或启发教师不断

迭代完善设计方案。设计迭代循环圈中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典型支架策略包括：

1）直接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指

导型专家”，通过指出问题、提供修改示范等指导

教师开展教学设计，包括整体性指导和局部指导。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整体指导教师的教学设计

方案，包括提供整体的评价反馈，通过与教师协商

等优化教学设计整体方案。例如，有研究针对特定

的学科和年级设计专业的教学设计评价智能体，依

据分析维度和指标分析教学设计方案，包括分析教

学方案与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的契合度、诊断教

学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提

供教学设计优化方案等（穆肃等, 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基于教师提供的标准或依据

对教师教学设计的局部环节开展指导。生成式人工

智能可以将教师设计的教学目标与 SMART（specific，
measurable，attainable，relevant，time-bound）原则对比，

进而提出优化建议，例如将“理解二次函数性质”

等模糊表述，改为“能通过绘制图像归纳开口方向

与系数的关系”等可测量的表述。

2）质疑批判。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担任“批

判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教学设计方案展开质疑批

判，帮助教师查漏补缺。例如，教师提供教学设计

方案，并要求 DeepSeek“用批判性思维，批判这个

教学设计方案”。 DeepSeek可以模拟专家或评委

从目标达成度、活动创新性等角度批判教学设计

方案，并总结批判性意见，提出改进建议。

3）认知拼图。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担任多位

专家，从不同角度给出建议，以认知拼图的方式帮

助教师从更全面的视角迭代改进。例如，教师开展

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可以请 DeepSeek模拟

数学、物理、信息科技、语文等学科的专家，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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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角度给出评价反馈和优化建议。生成式人工智

能还可以基于“六顶思考帽”策略，从教学评一致

性、实践性、技术融合的有效性等视角给出教学设

计的迭代改进建议。

5. 教学模拟循环圈（LP—TP）
教学模拟循环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学习

者与教师的人机会话。它通过模拟教学场景、学

习者的表现和体验促进教师对教学设计的反思，赋

能教学设计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模拟学生和

教学环境，支持教师模拟实施教学设计方案，并基

于“实践”反馈数据调整优化设计。教学模拟循

环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典型支架策略包括：

1）模拟学生反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扮演

学习者与教师进行会话，对教学设计作出回应和反

馈，提出改进建议。例如，GPTeach是基于聊天的

教师培训工具，可以让新手教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模拟学生开展互动，帮助教师反思教学设计、改进

和优化教学设计（Markel et al., 2023）。
2）模拟教学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模

拟课堂教学场景，从教学设计方案实施后的课堂表

现、教学效果、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学习体验等方面

为教师提供反馈，支持教师对教学设计开展反思和

调整（宛平等, 2024）。
CAID模型的五大会话循环圈描述了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典型路径。生成式人工智

能对教学设计的深度赋能，往往需要多个循环圈的

“链式思考”。例如，教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

展大单元教学设计，可先围绕“什么是大概念”“如

何正确提炼大概念”等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会

话，逐步明晰对“大概念”的认识和方法思路——
这是“理论学习循环圈”的人机会话；接下来，教

师可请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某个单元设计大概念，并

就其恰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讨论——这是“协

同设计循环圈”的人机会话。有意识地设计多个

循环圈的链式思考，既有助于赋能教学设计的生成、

调整、反馈、迭代等，也有助于理念维度和实践维

度双向赋能，促进教师设计思维与教学设计实践的

相互促进、螺旋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要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设计的深度赋

能，不仅要从工具视角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角色，

更要从教学设计的视角分析其赋能教学设计的作

用机制，探索其赋能教学设计的新范式。从教学设

计的视角看，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本质是通过

教师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会话”，支持教学

设计的生成、反馈、调整和迭代，促进教师教学设

计思维和实践发展。

本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对教学设计的深度赋能

与范式转变，基于会话理论与支架理论等，构建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人机会话模型，以

此阐释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新范式。

从认识论角度看，CAID会话模型尝试打开 AI赋能

教学设计的黑箱，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

计的两个维度、三种角色、四个着力点和五大人机

会话循环圈，呈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过

程中人机协同的认知交互机制。从方法论角度看，

CAID会话模型以五大循环圈的形式梳理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典型路径，并提炼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典型支架策略，为教师

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设计提供了方法

和抓手。该会话模型能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设

计新范式提供解释、分析和行动框架。为推动人

工智能对教学设计的深度赋能与范式转变，本文提

出以下建议： 

（一）以 CAID 会话模型指导教学设计的范式

转型

当前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实践应用还处于

起步探索阶段。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实践

探索，必须从简单应用走向深度赋能，推动教学设计

的范式转型。依据 CAID会话模型，人工智能对教

学设计的深度赋能与范式转变，强调由线性教学设

计流程变为“生成—反馈—调整”的迭代循环流程，

由单个循环圈的人机会话变为多个循环圈的人机会

话，由单一关注对教学设计实践的赋能变为对教师

教学设计思维与设计实践的双向赋能。 

（二）重构新范式下教师的多元身份认同

人机协同教学设计是必然趋势。教师应将人工

智能视为帮助其减负、提质和创新的工具，而非威

胁，并主动拥抱、积极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的

教学设计新范式，同时要警惕此过程中带来的教师

主体性缺失，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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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现象”，避免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盲目接受甚至依赖。教师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运用

批判性思维极为重要（Berg & Plessis, 2023）。
因此，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设计新范式，需重

新建构教师的主体性和多元身份认同。教师需要

成为人机协同教学设计的主导者、设计者、采纳者，

有意识地选择、设计、应用循环圈和支架策略，实

现有效、高效的教学设计；教师还需要成为人机协

同教学设计的监督者、评价者、校正者，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判断、对齐、调整和纠正，

确保教学设计的质量与适切性。 

（三）科学设计新范式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支

架功能

CAID模型不仅明确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

新范式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三种角色，更强调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支架作用，以及从支架的视角分析、

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设计和支持策略。目前

学者已开始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支架作用，以此

引导相关智能体工具的设计开发（Sikström et al.,
2024; Winkler et al., 2021; 单俊豪等, 2024）。但总体

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架的设计和应用还比较简

单，且多与学生学习相关，相关研究和实践有很大

发展空间。

一是要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出

现过度“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教学设计

的支架，其核心在于辅助教师提升设计思维和能力，

而非替代教师主动思考，因此要避免因过度“支架”

或反馈而阻碍教师的主动思考和反思。二是不仅

要考虑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支架的支持作用，还要

考虑支架的完整性，否则可能导致忽视支架的部分

重要特征，如持续诊断、精准支持和逐步撤除

（Puntambekar & Hubscher, 2005）。 

（四）关注新范式下提升效能的技术性策略

在技术实现层面，DeepSeek等通用大模型已有

效解决了算法与算力的基础性问题。然而，在垂直

领域，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还需要反复探索和迭

代。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效能的关键技术

策略包括：1）精准的提示词，即通过优化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输入指令，确保生成内容的针对性与有效

性；2）多智能体的链式思考，即通过与多个智能体

的链式会话，促进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循环圈的相

互递进；3）优质且丰富的知识库，即通过领域知识

库为教学设计提供坚实的学科知识支撑，更好地解

决幻觉问题（刘新旺，2024）；4）科学合理的工作流，

即通过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工作流，提升人工智能精

细化任务处理和解决复杂任务的能力。

总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也如火如荼。

当前研究与实践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人工智能辅助

教学设计的技术工具，例如垂类大模型、智能体的

设计与开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毫无疑问，

科学有效的技术工具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

计的重要基础。然而，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设计领

域的深度赋能仅仅从“器”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探索其“道”与“术”。本文认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将撬动教学设计的范式变革。

通过分析其作用机制、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

计的人机会话模型（CAID），本文尝试从教学设计

新范式的视角深度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的

“道”和“术”，期望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教学设

计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参考。后续我们将进一步

开展实证研究对 CAID模型进行应用、验证和完善，

并探索基于此模型的技术工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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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aradigm of AI-Empower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ENG Xiaoying，XU Xin & ZHANG Huike

（Laboratory of Learning Design and Learning Analysi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empow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by transforming
its traditional linear process into an iterative design cycle anchored in human-AI convers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dialogue,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and  AIGC  collaboratively  engage  in  the  generation,
feedback, adjustment, and  ite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cesses.  This  new  paradigm  of  human-AI
conversation-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upgrades  static  design  outputs  into  a  dynamic, intelligence-
evolving  process  through  deep  infusion  of  human  and  machine  cognitive  systems.  Grounded  in
conversational  theory  and  cognitive  scaffolding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CAID (Conversation
Model  for  AI-empowered  Instructional  Design) human-AI  conversation  model  to  illustrate  how  AIGC
empow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viding an explanatory, analytical, and actionable framework for this
AI-impowered instructional design paradig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GC)； instructional  desig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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